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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经转向”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提出的，运用神经机制诠释人的心智与空间的关系，超越“社会文化”与“生物

神经”的边界，强调情感、身体、“非理性”等的主体特征，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人

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传统”有益于对批判神经科学关于“心智—大脑—环境”的理解产生知识溢出，实现学科交叉

的良性循环。论文梳理了国内外涉及神经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基于具身认知和非表征理论分析人

文地理学中“神经转向”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围绕空间感知、情感认知、行为实践等主题进行介绍。另外，神经科学

技术手段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大脑成像、眼动追踪技术已经在地理学科中得到应用，呈现可期的未

来愿景。最后，论文提出“神经转向”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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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哲学关于“人是什么”“如何研究

人”的答案往往定义了不同的主体性的理解。随着

近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发展，人的“心智”(mind)进

入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自然学科

的研究领域，它不再是“经验的”“理性的”，而是“生

物的”[1]，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将人的心智和

行为与人的神经系统(主要是大脑)联系起来，并给

予科学化的解释，重新定义了人的主体性特征。社

会科学研究的“身体转向”(body turn)使得身体不再

被漠视，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认为人的心智与

身体活动不可分离[2]。因此，以身体为核心的主体

性特征受到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重

视，神经活动作为“自然的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始受到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

起，神经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

之中[3]。Callard等[4]所著的《Rethinking Interdiscipli-

narity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Neurosciences》

揭示了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的重

要性，呼吁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神经科学在理论和实

践上的影响。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作为

主体的“人”所反映出的某些特定特征，对周边的自

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产生有效的影响是值得我们关

注的[5]。“人—地”关系的互动实质上是由心智支配

的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神经科学认为人的心智

应当归结于人的神经机制，因此促成了人文地理学

中的“神经转向”(neural turn)[6]，神经活动发生在特

定时空的环境中，从而产生了人的心智，神经中枢

能控制人的行为，对环境作出反作用，因而神经科

学能为“人—地关系”的认识论提出新的视角，从而

为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提出新的理解，引起了人文

地理学家的注意[7]。在方法论上，神经科学视角尝

试超越“自然生物”与“社会文化”的学科界限，寻求

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和方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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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是多元的，既有定性和定量

方法的争议，也有“小数据”与“大数据”的矛盾 [9]，而

这些多样化的方法仍置于学科内部的讨论。客观

的“第三人称”(third-person perspective)方法对主观

意识的解释水平往往受到质疑，缺少了人本主义理

解，而主观的“第一人称”(first-person perspective)方

法的科学性、准确性亦有待考证，容易陷入唯心主

义的困境 [10]。如何使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理解

“第一人称”视角的世界，恰是神经科学对人文地理

学最大的启示之一。与此同时，地理环境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神经活动机制受到特定环境的影

响，地理学对于环境、空间研究的传统，能够为神经

科学提出理论借鉴。

近20 a来，“神经转向”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迅速

发展，国内地理学、城市规划、旅游等领域亦开始关

注神经科学的视角，引入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

出现。但总体而言，中国人文地理学对神经科学的

影响关注还不足，本文旨在回顾和梳理神经科学如

何给人文社会科学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空间，阐述

人文地理学是如何接纳神经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及

其衍生的研究话题，以期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提供借鉴和启示。

1 理论支撑：具身认知与非表征理论

“神经转向”是在“人类是非理性的”的后现代

语境下提出的，以人的神经系统为主体，致力于理

解其结构和功能、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影响行为实

践和获得心智的能力，强调人的身体、情感、“非理

性”的主体性地位[2,11]。神经科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跨

学科对话，需要找到学科间的共通点，批判神经科

学强调神经机制的空间特征和情境性，为人文地理

学提供了研究话题的空间；同时，具身认知地理学

和非表征理论亦从神经科学寻得理论支撑，实现学

科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发展。

1.1 批判神经科学：“心智—大脑—环境”

神经科学起初以本质主义为哲学基础，即主张

知识的统一性，其中“还原论”认为人的心智和行为

活动都能归因于生理本身，人的心智能够完全地被

复杂的神经机制解释[12]，有着将人归因于生物学的

自然主义倾向[6]。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还原论”遭到批判，出

现了批判神经科学(critical neuroscience)，其主张关

注不同情境、空间和身体中的神经机制[13]，认为：第

一，人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存在联系，但物理现

象无法完全解释心理现象，不能只将人的身体置于

物质的范畴之中[14]；第二，神经科学的知识不只是

对大脑的研究，要将大脑置于不同的身体，再将身

体置于不同的环境中理解，神经科学要转向对“心

智—大脑—环境”(mind-brain-environment)的庞大

系统的研究[15]，人的心智并不只在自身发展，还需

要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16]；第三，实验

室情境与真实环境存在矛盾[17]，实验室作为科学家

在特定时间、特点地点所做的特定工作的空间，结

果受到实验情境的影响，因此实验室以外的多元化

环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神经科学研究应存在

“非本质”的知识[18-19]。

批判神经科学尝试打破自然和文化的二元界

限，关注人的身体所处的真实地理环境和神经活动

所处的文化语境[20]，在技术上重视研发适用于真实

环境的设备，如可穿戴式设备等[21]，同时亦关注神

经科学知识对社会的影响[22]。因此，批判神经科学

需要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支持[23]。神经科

学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

得社会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联系逐渐密切[8]，从而形

成许多新兴的子学科，如神经经济学[24]、神经营销

学[25]、神经教育学[26]、神经人类学[27]、神经现象学[28]、

神经管理学[29]等。批判神经科学关注神经机制所

处的地理环境，恰是有助于人文地理学对“人—地

关系”的讨论进一步延伸到“心智”与“环境”的关

系，尤其是对“人—地关系”中非表征、具身的视角

与方法的补充。

1.2 具身认知与非表征理论：“大脑—身体—环境”

神经科学将以大脑为核心的神经机制作为解

释的基础，而神经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之间是以人

的身体为中介的[4]，因此“身体转向”所强调具身认

知(embodied cognition)范式及关注身体实践的非表

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为人文地理学

与神经科学学科交叉搭建了理论桥梁，而“神经转

向”有助于将抽象化的理论置于具体的实践之中。

随着“身心关系”的转变，心智的理解从“离身”

(disembodied)转向“具身”(embodied)。笛卡尔的

“身心二元论”认为人是拥有脱离身体之上的纯粹

心智[30]，“身体”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社会科学关注

人们的“心灵”，而身体则归入生物学研究[31]。“二元

论”将人的意识理解为“离身心智”(disembo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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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人的认知等同于运算，认知过程是对一系列

符号的联结、加工和表征[32]，据此运用“心理语法”

去理解人的语言能力[33]，关注心智、语言和文化的

关系，将文化理解为运用符号表征的系统，以建立

一套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图式，即“表征主义”[34]。从

尼采将身体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开始，“身心二元

论”遭到批判[35-36]，布迪厄提出“惯习”以强调身体的

实践[37]，Merleau-Ponty[38]的知觉现象学提出了“具身

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认为人以

“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他人和自己。在“身心一

元”的语境下，对人的认知的理解转向具身化，其认

为身体与心灵不可割裂，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的作

用：① 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决定了心智的内容和属

性；② 心智是根植于环境的，心智、身体和环境融为

一个整体[39]。心智的本质是基于身体的，人类抽象

的思维来自于身体的感觉而非隐喻符号的加工[40]。

“身体有自己的记忆，储藏着各种无意识的知识”[41]，

自20世纪70年代的“身体转向”开始[2]，人文地理学

转向对物质的关注，理解地理中人的“肉体”是什

么，将“具身认知”置于人文地理学问题中去讨论，

从跨学科的理论中获得启示，研究涉及身体的空间

性以及生活在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行为方面[42]。

在具身认知的认识论下，非表征理论将人的主

体性置于具身情感、身体实践和行为展演中，并以

神经科学证据作为支撑，成为了“神经转向”的理论

切入点。非表征理论认为人处于“湍流”(outflows)

式变化的环境中，只能对小部分的意识有明确认

知，而其余则处于“无意识”(unconscious)状态 [43]。

非表征理论不仅关注可被认知的意识，还需要探讨

正在发生的意识的动态轨迹(dynamic trajectory)[44]，

包括了人的微观神经活动和人的“具身化”的感觉，

“无意识”的过程发生于当下人的身体，要从身体动

作、行为和具身情感中获得意义[45]，关注日常生活中

的“表征”(presentations)、“展示”(showings)和“表现”

(manifestations)，强调身体的情感反应[46]。由于“表征

主义”难以捕捉瞬间的、细微的日常生活变化[47]，非

表征理论具身化的目标是将语言意义与人的认知

相互分离，将认知视为基于无意识经验的综合功能

过程[46]。Thrift[47]提出将人的意识要被看作是“心智

生态”(an ecology of the mind)，即人在不同的环境

中，心智使身体呈现不同的展演，这些展演是受到

神经控制的，研究其背后的神经机制即可了解人的

心智。非表征理论是新文化地理学新趋势，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反思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创

新[48]。非表征理论的代表学者Thrift从神经科学的

研究成果中寻求证据，如Libet[49]的实验发现人的意

识是需要时间建构的，在意识影响我们的心理活动

之前，大脑活动会有相当大的延迟，这一时间空隙

被称为“意识的时间”，即Thrift所述的“无意识”的

状态，亦是神经活动的过程[47]；人类大脑中某些特

定的神经过程先于特定的感觉，这些神经过程能够

稳定地引导人的感觉[50]；Gray[51]认为大脑为行为做

好准备，从而让人产生了行动的经验。“镜像神经

元”(mirror neurons)的发现也印证了人的身体行为

与神经活动存在着对应关系，人的心智活动和行为

展演不完全依赖于语义的理解，而是身体与外界环

境的相互作用[52]。

作为自然科学的神经科学并不是与身体的社

会化解释相对立的，而是从身体的自然属性去诠释

情境性的空间身体感知、具身情感、身体实践与展

演等[7]，因此人文地理学的具身认知与非表征理论，

能够与批判神经科学相契合，从而为“神经转向”的

研究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2 研究主题：感知、情感、实践

“神经转向”旨在寻求人的认知及行为与生理

机制之间的关系[53]，而这一视角的贡献在于能关注

微小的、“无意识”的状态，有效地回应非表征理论

强调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依赖于语义理解的身体

实践、展演和具身情感。在此过程中，人首先与环

境发生感知觉的过程，即产生具身的空间感知，继

而在具身情境下发生情感的处理和认知，并作出身

体展演和行为轨迹反作用于地理环境。据此，本文

从“空间感知”“情感认知”“行为认知与实践”3个方

面进行梳理阐述。

2.1 空间感知

行为是人文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之一，尤其是行

为地理学开创了从个体行为角度理解空间特征及

形成机制的理论和方法，从时间地理学、活动分析

法等角度对人行为所构建的生活空间及其分异进

行研究[54-56]，“神经转向”与行为地理学同样关注人

的主观能动性，但是“神经转向”更关注身体尺度上

的行为，主张将空间中的社会现象与神经机制相联

系，对人的关注需要回到人的身体乃至大脑[6]。因

此，神经科学的视角更关注人在空间的具身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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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是对行为空间的动机的进一步理解，包括“感

觉”和“知觉”两方面，感觉是人直接的器官感受，包

括视觉、嗅觉、听觉等，知觉是经过一系列信息加工

后得到的结果[57-58]。

空间感知主要关注人对实体空间的位置、方

向、几何特征、颜色、景观特征等的识别。Sholl[59]从

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视角解释成年人的空间定

位问题，认为步行行为受到视觉神经系统的控制，

而目标导向受到大脑系统的控制；Mealey等[60]通过

视觉实验发现当人首要识别并习惯于看某一定向

的地图时，其他定向地图会延长人的视觉对信息的

处理时间，甚至产生“定向错误”；Zeise[61]的研究发

现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损伤的海马体负责处理空

间定位，疗养场所的空间设计会影响患者的恢复

速度；Hillier[62]发现人对于城市的认知是基于几何

直觉的空间结构规律，是人的思维与城市环境相互

作用的基础；Tang等[63]发现城市的水体环境有助于

降低人的注意力水平；Dadvand等[64]发现长期生活

在绿化环境的儿童比同龄人有更高的认知水平等；

王敏等[65]从眼球运动特征研究居民对城市开敞空

间各要素的感知特征，以对公共空间规划提出生理

指标的意见；龙瀛等[66]基于图片城市主义的理论和

方法，运用眼球运动数据提出城市街道品质的评

价方法等。

这类研究有明确的目标和应用性，直接将人的

生理反应与实体空间特征联系，尤其是与日常生

活、健康、身心发育等问题密切相关，有助于在环境

设计和城市规划中，提供量化的统计分析数据作为

支持，有效克服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干扰[67]。

2.2 情感认知

情感对空间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情感地理成

为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68]，情感认知

是人内隐的心理状态，蕴藏于空间中的情感因素往

往难以用言语表征[69]，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是主观

而抽象的。在研究视角上，神经科学提供了 2种路

径：一种是从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中

寻求解释，用生理激素和神经生物学的机制解释情

感的产生[70]；另一种则从外部出发，挖掘文本、图像、

景观等表征符码背后的神经因素，如Lakoff等[71-72]提

出的是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他所描述的认知框架即

人的思维结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处于无意识层

面的结构，在生活中长期重复使用而变得难以改

变，这一套固定的框架环路(frame-circuitry)植根于

人的大脑之中，体现在人的神经突触上，以神经回

路的形式存在于身体中；Connolly则强调身体和仪

式的实践，情感是在实践的相互作用之中形成的，

情感存在于共鸣的不同身体或景观之中[73]。

在“情感转向”下，人文地理学所涉及的话题十

分丰富。在情感的作用下，人赋予空间特定意义而

形成地方，地方性研究的情感因素是神经科学所关

注的对象之一。Lengen等[74]运用神经科学证据解

释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的产生及其作用，认为人

在地方的长期生活必然产生与地方相关的“神经

元”特征，形成特殊的情感联系；Pykett等[75]从文化

地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分析英国人力资源领域

的培训项目及其基于积极心理学设计的工作场所，

在特定的情境空间中形成“大脑文化”以及心理治

理的模式对于强化工作场所绩效有密切联系；王敏

等[76]通过追踪被试的眼球运动发现本土节庆的参

与者与外界“他者”对节庆的身体展演空间的凝视

中瞳孔放缩反应有着显著的差异，地方的情感因素

在人观看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Montag等[77]从大脑

情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媒体技术对人产生的影响，

互联网带来的实体与虚拟的空间交互在重塑人类

的大脑，改变人们对地方的认知。

旅游地理的研究集中于旅游者行为的动机及

其在旅游体验。Walls等[78]从Naqvi等[79]的神经科学

研究成果证明大脑存在2个或2个以上不同的决策

处理区域，认知和情感作为决策系统中重要部分，

独立地发挥着作用，呼吁关注情感在旅游决策行为

过程中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Pearce[80]从神经科学

视角整合人的情感与记忆、时间感知等因素，研究

人“回到熟悉的地方”的旅游主题；Goggin等[81]通过

对游客具身化的情感测量，分析游客与原住民是如

何与环境发生身体感官、认知和情感联系的。

在政治地理的话题上，主要是情感地缘政治

(emotional geopolitics)的研究，其认为情感在国家、

民族和地缘战争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重构地缘

政治力量和文化意义的重要因素[82]，要将日常生活

的情感与政治的过程联系起来，以解释人类行为背

后的机制[83]。Ivakhiv[84]发现人的无意识层面是政治

的情感沟通，认为环境保护主义的宣扬上要塑造多

元化的框架，并更多地关注语言和实践对行动、交

流和居住的社区的情感影响；Barr等[85]探讨了各国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措施，认为政策制定者要从个

体的神经行为特征出发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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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86]研究近年英国的学校将情感纳入公民教育之

中，将学生的情感技能进行标准化测定，运用情感

神经机制强化公民身份，通过学校空间重塑其身份

认同；Bille[87]援引神经科学的躯体失忆症的观点提

出了“民族即身体”的论述，国家领土的失去如同身

体截肢的痛苦，失去的领土依然会存在于民族情感

和想象之中，形成“幻痛”的记忆。

人文地理学逐步重视情感的作用，尤其在社会

文化空间的研究之中，情感对空间的重塑和建构具

有深刻意义。神经科学的方法有助于运用客观的

表征方式更好地理解人的情感，丰富情感地理理

论，挖掘“人—地关系”中的社会文化逻辑。

2.3 行为认知与实践

随着神经科学知识的普及，Pykett[88]认为神经

科学已经渗透于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之中，推动政

策实验项目以研究公民的“大脑文化”(brain cul-

ture)，即大脑的知识、图像及其表征运用于文化身

份和社会认同的重塑中，影响公民的情感和行为实

践，这种政策主张被称为“神经自由主义”(neurolib-

eralism)；Isin[89]首先提出了神经自由主义的概念，其

将“神经性质的公民”(neurotic citizen)作为主体，通

过神经机制运用人的认知策略、情绪和先于认知的

情感确保公民首选某一种社会行为的治理方式，即

利用人的神经活动特征来管理人的行为，其最终目

的是重塑公民的行为实践，是一种非话语的权力运

作 [90]，主要体现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批判性研究

中，尤其是经济和政治2个领域。

在经济领域，随着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

设”逐渐弱化，人的“有限理性”的假设开始流行[91-93]，

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神经科学认为人的经济决

策是基于大脑无休止的冲突产生的，神经系统对个

人的动机、注意力、认知等方面的控制深刻地影响

着人的决策。神经经济学将人的大脑作为经济主

体，研究人的大脑如何做出经济决策，是一种将经

济理论与神经科学实证方法结合起来的学科[94-95]。

经济地理学认为人的行为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

还与环境有关，经济地理学能够提供一个研究人的

经济行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96]，神经科学

则为这一研究视角提供神经生理的解释。神经经

济学为理解人的行为提供新的角度，已经渗透到了

商业应用、公共政策、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 [24]，如

Lewis[97]结合卡尼曼风险定律的实验分析认为人的

偏好与市场环境变化存在着密切联系，市场环境的

波动乃至金融危机与人的“短视”行为有关，而神经

科学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在特定的时空间发生，是人

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生物学特征；Tanja等[25]运用脑

成像的神经科学技术了解消费者是如何感知市场

产品的，将神经科学运用到消费之中；Proffitt[98]运用

人对空间布局的视觉认知与执行预期行为的成本

费用的关系理解人们经济行为的差异。

在政治领域上学者开始关注渗透于公共政策

中的与神经科学有关的内容，如英国政府于2010年

成立行为观察小组，2013 年成立 Nudge Unit，倡导

使用行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知识制定政策；

法国于 2010 年出台与神经科学有关的政策，报道

了神经科学的公共卫生影响及其法律含义 [99]；丹

麦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iNUdgeYou，主要为公共

政策和商业公司提出行为科学的设计；新加坡的人

力资源部成立了行为观察与设计部门；美国白宫已

经建立了社会和行为科学项目Nudge Squad[88]。另

一方面，在政策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开展

了实证研究，如Grasso[100]认为道德认知神经科学的

双过程理论有助于为基于结果主义方法的气候道

德认知判断提供依据，有利于解决人类在面对涉及

非个体伤害概念的气候变化等问题时的道德判断

问题；Yalachkov 等 [101]从神经科学的证据发现人们

对汽车的依赖是长期形成的源于城市日常工作和

学习压力的行为习惯，所以可替代的绿色出行模式

是难以推进的，需要结合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的相关

研究理解人们是如何与日常环境进行互动，并提出

有效政策；Barr等[85]探讨了在各国为解决全球气候

变化的努力中不断审视个人角色的地位，通过改变

物质环境和消费环境，继而改变个体行为从而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交通政策。

神经科学为社会现象的批判性理解提供了路

径，能更好地剖析社会空间中的正义、道德和权力

运作等问题，需要关注行为情境的空间特征(the

spatial qualities of behavioural context)以及公共空

间与政策是如何重塑情境的[102]。神经科学的知识

同时能作为“非理性”的话语带有规范性价值的假

设，将公民行为导向健康的、理性的、可持续的社会

生活[103]。

3 神经科学技术手段

神经科学的研究基础为人文地理现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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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可供参考的证据，同时提供新的方法和技术。

神经科学的方法主要分为侵入性(invasive)和非侵

入性(non-invasive)方法，侵入性的技术主要运用于

动物、脑损伤的病人[104]，一般不能用于正常的被试，

应用范围相对狭窄。所以本文主要介绍非侵入性

的相关方法，这些实验方法一般不会对被试产生有

害影响，主要是采集生理数据，运用实验仪器捕捉

人体微小的生理变化，并转化为数字、图像等可视

化数据(表1)。

3.1 大脑成像

人在接收认知事件刺激时，会导致大脑的物质

新陈代谢发生变化，而不同的刺激物会引起不同脑

区的变化，大脑成像是利用该原理，将人的大脑的

物质变化转变为二维或三维的可视化图像[107]。磁

共振成像(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是目前

较为常用的脑成像技术，磁共振成像的优势在于可

以发现整个大脑的神经活动，并在图像上以体素

(voxel)进行定量化描述[108]。

大脑成像技术在地理学中有初步应用，如Led-

erbogen 等 [109]使用 fMRI 技术研究城市精神疾病与

城市环境的关系，发现了生活在不同教养(upbring-

ing)的城市中人们的压力情况具有显著差异，原因

主要在大脑中杏仁核活动和扣带皮层对压力的调

节；Tang 等[63]使用 fMRI 研究城市设计中自然环境

与人的有意识注意水平的关系，发现森林景观与城

市景观在大脑注意力恢复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山

脉和水环境有显著差异，其中水环境还引起了大脑

的背后扣带皮层BA31区发生反应；Dadvand等[64]用

MRI技术研究了长期生活于绿化环境中的儿童的

工作记忆和注意力水平的关系，该研究以白质和灰

质为主要指标，发现生活在不同绿化环境的儿童脑

区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有差异的脑区与处理注意力

和工作记忆的脑区部分重合。

fMRI 和 MRI 技术对实验环境的要求较高，仪

器的复杂性、实验环境的封闭性、对被试的高要求

等都成为了大脑成像应用的限制性因素，但近年来

出现的新技术，如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具

有便携性好、造价较低的优势，能应用于真实环境

中[105]，有较强的应用潜力。可穿戴的神经实验设备

是目前神经科学技术研发的重要方向，为神经科学

方法应用于真实环境提供了可期的愿景[21]。

3.2 眼动追踪技术(eye tracking)

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背景下，视觉文化受到

了地理学的关注，并从研究视觉材料表征的意象转

向视觉材料的建构与观看的非表征过程，更注重

“看的方式”[110]。而视知觉(visual perception)是意识

的类型之一，主要指视觉上的主观体验，是研究人

的意识的重要切口，原因在于视觉有着丰富和特别

的信息，可以更好地揭示意识的主观特征，并且视

觉研究更容易进行操作性定义[111]。研究视知觉的

神经科学技术主要是眼动追踪技术，目前常用的工

具是眼动仪。眼动仪主要是捕捉被试的眼动活动，

包括了瞳孔反应、注视点、注视时间等。眼动能够

反映被试的情绪和认知的动态性变化，同时眼动作

为一种自主的生理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被试

在实验过程中的状态。眼动实验具备容易操作、轻

巧灵活的特征，使得实验更具有可行性[106]。

眼动仪在国内外地图阅读、GIS 系统设计、旅

游、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有较多的应用。董卫华等[112]

详细介绍了眼动仪2008年以来的应用研究进展，认

表1 神经科学主要的非侵入性方法及其应用展望

Tab.1 Major non-invasive approach in neuroscience and prospect of applications

观测对象

大脑

皮肤

心脏

眼球

方法名称

计算机断层扫描(CT/CAT)、磁共振脑成

像(MRI)、功能性脑成像(fMRI)、功能性

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

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

皮肤电活动(EDA)

心率(HR)、心率变异系数(HRV)

眼动仪(Eye-tracking)

原理

利用大脑在认知事件刺激下发生的

磁性、电流或新陈代谢变化进行测定

记录神经突触活动产生的电流

人的皮肤微弱的电流活动受到认知、

情绪变化的影响而变化

心脏的舒缩会引起动脉血管内的压

力变化，从而导致管壁发生搏动

捕捉人眼球反射的红外线

数据产物

大脑图像

脑电变化过程

数据

皮肤电变化过

程数据

心率变化数据

视觉指标、瞳孔

数据、注视点轨

迹和热点图

应用

观测特定脑区的变化，从

而判断环境刺激与对应大

脑功能的关系

观测大脑处理认知事件的

应激变化

观测情绪、认知变化过程

观测情绪变化过程

观测眼球运动过程，推导

认知和情感的变化

注：本表根据文献[17,104-10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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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眼动追踪方法对于理解人们的地图认知十分重

要，眼动参数是地图制图的重要参考[113-114]。另外，

Wang等[115]研究被试对旅游照片的眼动反应，挖掘

旅游地在视觉上的吸引因素；王敏等[116-117]将眼动仪

运用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发现眼动轨迹的热点区

域与人们对景观符号的记忆情感有关，认为眼动研

究是保护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有效路径；Bodor[118]运

用眼动仪发现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在对环境探索

的能力上存在差异；龙瀛等[66]将眼动实验用于街道

品质的评价之中。

眼动追踪技术能够有效地提供捕捉人的观看

过程中生理数据变化的方法，传统上被试是在眼动

实验室中观看图像或视频，与真实环境存在一定误

差。而随着技术的深化发展，眼动仪能够安装到智

能眼镜上，被试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完成眼动实验[119]，

同时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 technology)为眼

动追踪提供了新的环境建构方法，尤其是对行动不

便特殊人群有更加广泛的应用[120]。

4 启示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人文地理学“神经转向”的进展文

献，发现“神经转向”为理解心智作为人的主体性特

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用神经机制解释人的心

智和行为。批判神经科学强调大脑嵌于身体，身体

嵌入真实环境的理解，将实验室情境转变为真实世

界的情境。非表征理论认为日常生活中人的心智

大多处于“无意识”层面，并得到神经科学成果支

撑，要求在具身的情感体验与实践中获得意义。“神

经转向”既是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成为理解人与

环境关系的新路径。同时，神经科学所使用的技术

成为人文地理学新的研究方法，大脑成像、眼动追

踪技术已经在地理学中得到应用，并展露出可期的

未来愿景。

“神经转向”涵盖了空间感知、情感认知、行为

认知与实践的相关话题，在不同尺度下的地理环境

研究都有可参考的价值(图 1)。神经科学的视角是

面向人内隐的心理结构和生理感受，对于中国新型

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城市更新、社区治理、空间

设计、生产消费、旅游规划等实践应用都有着良好

的参考价值。在当今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生活空

间质量受到重视，但目前城市中出现的环境问题、

健康问题、城市更新、空间正义、“非正规”的就业与

生活空间等关系到“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的落实，

这一过程不仅仅关注人们外显的态度和话语表达，

更重要的是其身体上的“真实感受”，通过地理环境

唤醒积极情感，实现身体和心理上的良好发展，都

是“神经转向”在当今中国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从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上看，神经活动的情境

性和空间特征是人文地理学应有所为的重要方向，

尤其强调非理性的感知、情感在日常行为中发挥的

作用，“神经转向”不仅意味着人文地理学对神经科

学技术手段的引入，也是对“人—地关系”的新型理

解，重新认识人的主体是什么，人的意识是什么。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1)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的结合成为一种

新的研究范式。神经科学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新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空间，但也需要社会科学提供理

论支持以接近更加真实的“真相”，仅仅从神经科学

技术得到的生理指标并不能揭示深层次的文化意

图1 人文地理学“神经转向”研究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the“neural turn”in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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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解[121]，因而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无法反映本质

的世界，它如同“实践的美学”让社会科学得以加入

实验性的原则[122]，如神经人类学、神经现象学的方

法，提供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方法相结合的视

角。人的心智和行为发生在复杂的真实环境之中，

实验性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真实情境，研究中既强

调对现象的观察以及研究对象的主观的语言表述，

又引入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以挖掘第一人称视角

与第三人称视角对问题的解释水平[10]。

(2) 充分理解神经科学的原理和技术方法。尽

管近年来学术界呼吁社会科学要关注神经科学的

理论成果，但学科的边界成为了二者难以逾越的鸿

沟，引入神经科学技术在实践操作层面上是相对困

难的[123]。一方面，神经科学技术所使用的仪器专业

化水平高，价格昂贵，操作繁琐，要进行大样本的研

究时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

人文地理学更加关注一些显性的、顺向推理的问

题，而神经科学的实验往往是逆向的假设与验证，

因而在神经科学方法运用过程中需要转变思维方

式，同时在实验过程中提供什么样的刺激、如何控

制、如何深度解读所得结果等均需要深厚的神经科

学理论基础[124]，在地理学“神经转向”的研究中可能

需要进行广泛的跨学科合作。

(3) 挖掘本土化话题，发现中国国情与语境背

景下的神经科学问题。地理学在神经转向背景的

重要贡献是对心智与行为活动的情境性和空间特

征的关注，“心智—大脑—环境”系统因地而异，因

而立足于中国语境将有利于提出本土化的补充和

创新，也能更好地将学科发展和国家社会服务结

合起来。

(4) 坚持“学科本位”，强调知识溢出。批判神

经科学关注不同情境、空间和身体中的神经机制，

而空间特征和区域分异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

统。神经科学与人文地理学的交叉研究不仅是神

经科学技术为人文地理学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人

文地理学的“空间”传统能够为批判神经科学提出

知识溢出，正如神经科学为非表征理论提供了科学

化证据，相信其也能为其他人文地理学的思想提出

验证和补充，这有助于加强学科间的对话，提升人

文地理学在其他领域的学科价值。

诚然，“神经转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但目前神经科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研究应用还存在

困境，主要体现于神经科学知识复杂，技术难度较

大，需要较多的人力和资金支持，也有赖于与神经

科学学者的合作研究；神经科学在人文地理学研究

中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在理论建构上还缺少大

量而深度的实证支撑。但“神经转向”的思考是值

得借鉴的，它不仅有助于对人文地理现象和机制提

出更深刻和科学的解释，也能够为“人—地关系”提

出创新性的理解。本文仅是对目前“神经转向”的

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提出粗浅的看法，神经科学如

何与实证研究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需要人文地理学

学者进一步探索和挖掘，也需要更多学者的共同参

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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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 of the“neural turn”in human geography

WANG Min1, LIN Mingliang2, ZHU Hong3*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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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uroscience is the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neuroscience are

affecting daily life, environment, space, context, and place profoundly. It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 to explain human's mind and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post- modernism, the understanding of self-

consciousness in human geography has become fragmented. Non- presentation theory and embodied cognitive

geography claim that in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are "unconscious". Subject self- consciousness is irrational,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outflows" daily life world. It emphasizes the showing, performance, and practice of the

body. The meaning of the real world should be obtained through embodied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ey found

evidence from neuroscience that led to a "neural turn" in geography. The "neural turn" devotes to linking

human's mind and behavioral traits to biological evidence. It is different from inter-disciplinary debates that are

breaking down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etween social culture and natural sciences. The laboratory methods

cannot reflect the real world, and the social science methods are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subjective factors. The

"neural turn" can provid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the-first-person and the-third-person for human

geography.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cent studies on the "neural turn"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Neural

turn" research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aspects: space perception, embodied affect, and behavior practice. It

has involved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public policy, tourism, and education topics. The application of

neuroscience in human geography can also be applied to multiple scales of space such as country, city,

community, and body.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as a new path is used in urban planning, environmental desig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among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technical tools of neuroscience

have become new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Neural technology can capture imperceptible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 the human body in order to detect neural activity caused by mind and behavior in a

particular environment and context. The collection of physiological data can surmou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ext

and symbols to discover non- representational results. Brain images and eye tracking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geography, presenting predictable visions for the future. At present,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neuroscience. This article is hop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The dialogue between neuro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needs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process, human geography can carry out more cooperative research to

produce more knowledge spillover. At the same time, these studies need to explore the topic of Chinese

localiz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people- oriented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Keywords：neuroscien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embodied cognition; mind; behavior;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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